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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串串所著文心雕龍，胸治萬彙'組織千秋(l) ，鉤深致遠，進窺天地之純;索隱探

傲，洞達古今之變。是非不謬於聖賢，義理一衷之經傳(2) :堪稱中國文學史上見在名

著中最古、最精的而又最完備、最有系統(4)之古典論文創製。故其成書之初，已備受

重視。據梁書本傳記載: r 枕約取讀其書，大重之;謂為深得文理，常陳諸幾案。 j

(5其後歷世著錄，徵引不騷，襲用尤多。至如黃庭堅山谷書贖〈的、戚琳經義雜記的

(I)明原一魁兩京遺編後序: r 陶冶萬彙，組織千秋。則闊、亦六朝之高品也。」

(2)清李執中說湘通藝錄卷七劉彥和文心雕龍賦: r若斯篇也，是非不謬於聖賢，義理一衷之經傳。」

(3)最古、最精，四庫全書簡明目錄: r 丈心雕龍十卷分上下二篇，上篇二十有五，論體裁之別，下

篇二十有四，論工拙之由，合序志一篇，亦為二十五篇。其書於文章利桶，窮極微妙，摯虞流別，

久已散候，論文之書，莫古於是騙，亦莫精於是偏矣。 J

(4)最完備、最有系統，明嘉靖丙寅青州校刻本璽信父序所稱: r 見其綱領昭陽，而條貴靡遺，什伍

嚴整而行績不亂;標其門p ，而組織成章，雕縷錯綜，而輻輾合節 J 云云 dlP此最有系統之謂也

;叉所稱: r 莒瞻儲太倉武庫之積，考竅折黃熊白馬之辯，羽陵玉筍，奧遠學收，牛鬼蛇神，秘

怪悉錄，語嶄儷則合璧連珠，談芬芳則佩蘭個蔥，酌聲而音合金龜，絢采而文成輸蔽，質文苑之至

賽，而藝聞之瓊臣也 J 云云，即此最完備之謂也。再如明樂應奎序云: r 丈心雕龍一書，文之思

致備而品我昭矣，蓋嘗觀之序志之篇，而文之全體已具，各篇之中而文之各法俱詳;且有窮源週

流之學，摘弊奇美之功，從善違否之義;叉於各篇之末的為一贊，要而備，簡而明，精而不詭，

予以是知丈之恩致備而品式昭也。」所謂 r ，l恩致備而品式昭 J '亦即此「最完備、最有系統」之

異言耳。

(5)所引見梁書卷五十劉志思傳。

(6)黃庭堅山谷全書外集與王立之第一帖: r 劉拙文心雕龍、鑫lJ子玄史通，此兩書晉讀否?所論雖未

極高，然譏彈古人，大中文摘，不可不知也。」

(7)關琳經義雜記卷二五: r 劉閥、文心雕龍之論文章，劉由人物志之論人，劉知幾史遇之論史，可稱

千古絕作，余所深潛而快讀者。著書人皆姓劉，亦奇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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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與劉知幾史通並提;胡應麟詩數內編 (8) 、孫梅四六叢話 (9) 、以與蕭統文選同唱;

章學誠文史通義(1的以與陸機文賦、鍾嶸詩品共論;張樹養素堂集( 11) 以與摯虞流 JJIJ

、任防韓起競爽:則又其餘事矣。黃叔琳注本序曰: r 劉舍人文心雕龍一書，蓋藝苑

之秘寶也。觀其苟羅臺籍，多所折衷，於凡文章利病，抉摘靡遣。級文之士茍欲希風

前秀，未有可舍此而別求津逮者。 J (叫寥寥數語，已將文心雕龍之地位與價值，隱

括無遺。

舍人之著作文心雕龍，動機果何所自乎?審諸其自序，厥有四端:

首先，形脆名堅，立言壽世。曹丕典論論文曰: r 文暈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

。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正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是以古之作者

，寄身於翰墨，見意於篇籍，不假泉史之辭，不託飛馳之勢而聲名自傳於後。 J (1 3)

是文章上而華國，下而譽身。極言創作之重要。舍人受其感、召，遂激發立言之雄心。

序志篇云:

夫宇宙綿邀，黎獻紛雜，拔萃出類，智術而已;歲月飄忽，性靈不居，騰聾飛

賞，制作而已。夫人宵貌天地，稟性五才，擬耳目於日月，方聲氣乎風雷，其

(8)胡應麟詩數內編卷二古體中: I 蕭統之遷，鑒別昭融;劉閩、之評，議論精鑿:鍾民體裁雖具，不

出二書範圈。至品或上中倒置，詞則雅惺錯陳，非蕭劃此也。」

(9)孫梅四六叢話卷三一作家四劃閥、:I 案士衡丈賦一篇引而不發，旨趣躍抽。彥和則揮幽索暉，窮

形盡狀，五十篇之內，百代之精華備矣。其時昭明太子黨輯丈遷，為詞宗標準。彥和此書，實體

括大凡，妙抉其心，二書宜相輔而行者也。」

帥章學載文史通義文德篇: I 古人論文，惟論文辭而已矣。劉掛出本陸機民說而且論文心......可謂

愈推而愈精矣。」叉丈德篇:I 陸纖丈賦、劉拙文心雕龍、鍾嶸詩品，或偶學精字善旬，或評品

全篇得失，令讀之者得意文中，會心文外，身令丈辭，思過半矣。」

(1))張樹，字時霖，清武威人，號介侯，嘉慶進士，其養素堂文集卷四，有代盧厚山制軍刻紀文達公

批文心雕龍序云: I 昔摯虞文章流別，任肪文章緣起，剖析裁製，義蘊無遺，梁陳之間，鍾嶸詩

品，載昂書評，究其一端，揚廠芳芬，體斯缺矣。獨劉彥和文心雕龍，揮各體之軌範，標軍作之諒

流，說操級家之金鐘也。」

包含黃赦琳文心雕龍輯注本序，攘養素堂原刻本，于IJ於乾隆三年。案叔琳，字崑間，順天大興人，生於

康熙十一年，卒於乾隆二十一年，年八十五。康熙進士，黑官詹事，世稱北平先生。

U3)曹丕典論論文，見歐陽詢藝丈額聚卷五十三，亦見嚴可均所輯全三國文卷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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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乎萬物，亦已靈矣。形甚草木之脆，名輸金石之堅。是以君子處世，樹德建

言，豈好辯哉?不得已也。

案此篇贊詞結穴語有云: r 丈果載心，余心有寄。」徵諸諸于篇所謂: r 太上立德，

其次立言。百姓之華居，苦紛雜而莫顯;君子之處世，疾名德之不章。唯英才特達，

則炳燿垂丈，騰其姓氏，懸諸日月焉。唾夫，身與時餌，志共道申，標心於萬古之上

，而送懷於千載之下，金石靡矣，聲其銷乎! J (1句其擔念身後寂寞，而置重名山事

業之心理，固前後一致。此舍人著作文心雕龍動機之一。

其次、垂夢仲尼，敷贊聖冒。舍人慨不能忘情於名，而事之可以名收者，不膏值

河沙數，何以獨從事於丈論為?興言及此，即不能不聯想其所作二夢。序志篇云:

予生七齡，乃夢彩雲若錦，則攀而折之。齒在輸立，嘗夜夢執丹海之禮器，隨

仲尼而南行，旦而桶，迺怡然而喜，大哉聖人之難見也。乃小子之垂夢蠍!自

生民以來，未有如夫子者也。

文士作夢之事史多有之。如謝靈運夢見謝惠連，即成「池塘生春草 J 之佳句。句。江

淹夢張載索錦 (16) 、郭璞索筆 (17) ，而才思酒竭。舍人所以大書特書其七齡夢攀彩雲

之事者，乃在暗示一己之文學素養得自天授，創作才華異乎常人。至於垂夢仲尼，凡

堪注意者三事:一、作夢之年齡是「齒在輸立 J '由此一夢之啟示，改變舍人述造之

制所引諸于第語，分前後兩節: r 懸諸日月駕」旬上四十九字，見於篇首:旬下三十三字，見於篇

末。

自身宋書謝車速傅: r 謝惠連，父方明，軍運為其接兄也，年十歲，能屬文，靈運深加貫之，云每有

篇章，對惠連輒得佳語，當於永嘉西堂恩詩，竟目不就，忽夢見蔥連，即得『池塘生春草 J '大

做為工，當云: r 此輯有神功，非吾語也。 J J

。@張載索錦，南史江淹傅: r 為宣城太守時摺歸，偕居庸置寺，夜夢一人自稱張孟鷗(戰字)謂日

: r 前以一匹錦相寄，今可見還! J 淹標價中得數尺予之。自爾淹文章頤矣。 J

(17)郭璞索筆，宋書江淹傅: r 梁天監中，連金紫光能大夫，封體陵侯。當宿治亭，夢一丈夫自稱郭璞

曰: r 吾筆在卿處多年，可見還。』淹乃標價中，得五色筆遺之。後為文絕無美旬，時人謂之才

盡。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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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遂於佐僧祐整理經藏之同時，又轉而從事文學評論。文心之著作年代於焉推定

。二、舍人而且籍山東莒縣，僑居京口，京口位於山東曲車以南， r 執丹漆之禮器，

隨仲尼而南行 J '有聖道南矣之預兆，亦正代表舍人對至聖孔子之傾慕。三、「自生

民以來未有如夫于者也」之贊歎，顯然援孟于引有若、于貢二賢之語以贊聖(18) 。其

所以然者，誠以有若似夫于(19) ，弟于相與共立為師。于貢聞一知三，有瑚礎之器(吶

。蚓夫孔于亦嘗有「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 J (21) 之自傷。周公為孔

于所崇拜，而孔于又為舍人所仰丘。故一則曰: r 公且多材，振其徽烈;夫于繼聖，

獨秀前哲。 J (原道)再則曰: r 徵之周、孔，則文有師矣! J (徵聖)三則曰: r
周命維新，姬公定法，細三正以班歷，貫四時以聯事;夫于閔王道之缺，傷斯文之墜

，於是就太師以正雅、頌，因魯史以修春秋。 J (史傳)似此，舍人思想淵源，著書抱

負，不言而喻。其所以欲假手論文，以宏揚儒術者，自亦有其閑識孤慎。序志篇云:

敷贊聖旨，莫若注經，而馬、鄭諸儒，弘之巳精，就有深解，未足立家。唯文

章之用，實經典枝條，五經資之以成文，六典因之以致用;君臣所以炳煥，軍

國所以昭明，詳其本源，莫非經典。

贊聖多方，就五經以訓話字句，慨然、為馬、鄭諸儒所捷足先登，則從四科以衡論文學，

未始非游、夏大賢之慧，心別出。故其論文原，首原天地自然之道，明察人文變化之要

，無不歸功於古聖先哲，故曰: r 道沿聖以垂文，聖因文以明道。」而聖心合天地之

心，因繼原道之後而有徵聖之作;而聖文銜華佩實，又是日月經天，歷久彌新，因繼

制孟子公孫丑上: I 子貢曰: If'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穗，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

遠，自生民o來，未有夫子也。』有若曰: If'豈惟民者，麒麟之於走獸，太山之於邱壇，河海之於

行潔，輯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於其蝠，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I J

倒有若，字子有，少孔子十三歲 O 孔子自設，弟子恩薯。有若狀似孔子，弟子相與共主為師，師之

如夫子，他日弟子進間，有若默無以應。弟子起曰:有子避之，此非子之座也。

制子貢，名端木蝠，少孔子三十一錢。論語公冶長: I 子謂子貢曰: r 女與回也孰愈? j 對曰: If'

蝠也，何敢望回 O 回也，聞一以知十，蜴也聞一位 l知二。.!I J I 子貢問曰: If'喝也何如? .!I子曰

: If'女器也。』曰: If'何器也? .II曰: II 瑚禮也。.!I J

的引語見論語述而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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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聖之後而有宗經。論體性，首崇典雅，則「鎔經式詣，方軌儒門」。論風骨，兼重

表裹，則「鎔鑄經典之範，翔集于史之術」。論通變，則「斟酌乎質文之間，槃括乎

雅俗之際」。論夸飾，則「酌詩、書之曠冒，聽揚、馬之甚泰」。論文章之用事類，

則勉勵作家多識前言往行，取法經典。曰:r 夫經典沈深，載籍浩瀚'寶華言之奧區

，而才思之神桌也。揚、班以下，莫不取資。」論為文必先練字，然後綴字屬篇，始

能取舍得宜，曰: r 夫爾雅者，孔徒之所賽，而詩、書之襟帶也;倉頡者，李斯之所

輯，而鳥續之遺體也。雅以淵源詰訓，頡以苑固奇文，該舊而知新，亦可以屬文。」

是則「依經樹則」、「附聖居宗J (史傳)。此為舍人著作文心雕龍動機之二。

再吹，現經體要，救時訛濫。舍人處於南北對抗之動亂時代，社會殘破，始自建

安。「至於永嘉(晉懷帝，西元三O七一三一二) ，喪亂彌甚。雍州以東，人多飢乏

，更相幫賣，奔遊流移，不可勝數。又大疾疫，兼以餓鱗，百姓又為寇賊所役，流屍

滿河，白骨蔽野。劉曜之逼，(晉憨帝建興四年，西文三一六、劉曜陷長安。)人多

相食，百官流亡者十八九。J (晉書食貨志)運涉季世，或析丈以為妙，或流麗以自

研，人未盡才，可為歎息。及五胡內侵，衣冠東渡，清淡玄宗，天下莫不競為浮贅，

學者以老莊為宗，而點六經矣。現詩篇去:r 江左篇製'溺乎玄風，嗤笑街務之志，

崇盛忘機之談。」時序篇亦云:r 自中朝貴玄，江左稱盛，因談餘氣，流成文體，是

以世極適遭，而辭意舒泰，詩必桂下之旨歸，賦乃漆圍之義疏。」影響所及，遊仙文

學大行其道。追後偏安之局觀定，優游田園之山水文學，亦應運而興。現詩篇云:r
宋初文話，體有因革，莊老告退，而山水方滋。儷采百字之偶，爭價一句之奇。情必

極貌以寫物，辭必窮力而迫新，此近世之所競也。 J 究其竟，誠所謂: r 連篇累膺，

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唯是風雲之狀。 J r 無故於管弦，非正乎禮義，巧而不要

，隱而不深。」此李詩所以上書正文體輕薄，裴于野所以著論話辭藝雕蟲也。遊仙山

水文學之外，又有所謂宮體文學者，亦極泛濫。陪書經籍志云: r 永嘉已后，玄風既

扇，降及江東，不勝其弊。梁簡文之在東宮，亦好篇什'清詞巧製，正乎桂席之間;

雕王軍蔓藻'思極閏閣之內。後生好事，遞相效習，朝野紛紛，號為宮體。」徒用華麗

絢爛之詞藻'掩飾其空虛墮落之心魂。故自江三以來垂二百餘年，搧管寫志者少，操

個競文者多。大勢所趨，具有江河日下之慨。如此頹廢腐朽之文學風氣，舍人恕然心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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憂，不得不由挽教世道人心出發，擎起文學革命之宗經大蠢，以矯正當世文壇豔侈詭

巧之流弊。劉開書文心雕龍後(22) 云:

自永嘉以降，文格漸弱，體密而近縛，言麗而門新，藻繪沸騰，朱紫夸耀，蟲

小而多異響，木弱而有繁校，理制於辭，女被其質。求其是非不謬，華實並隆

，以餅儷之言，而有馳騁之勢，含飛動之彩，極懷瑋之觀，其惟劉彥和乎!

舍人深惡痛嫉當時文士之專驚形式，疏略內容，而能身體力行，從根教起。故序志篇

-E

而去聖久遠，文體解散，辭人愛杏，言貴浮詭'飾羽尚畫，文繡聲悅，離本彌

甚，將遂訛濫。蓋周書論辭，貴於體要;尼父陳訓，惡乎異端。辭訓之奧'宜

體於要。於是揚管和墨，乃始論文。

此言晉、宋、齊、梁道喪丈弊，異端離本，故欲「矯訛翻淺，還宗經詰 J (23) ，以「

移風易俗，正末歸本J (判。此為舍人著作文心雕龍動機之三。

字字:銓評先哲，會益後寺。論文之修辭之誠，足言行遠，雖肇始於孔子，而老

子倡: r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 J (25) 莊子曰: r 道穩於小成，言隱於榮華。J (昀

力主語言之樸素。孟子論世知人(27) ，以意逆志 E的，知言養氣(2的，集義所生(30)

閥割開書文心雕龍後，見載孟塗掰體文卷二。

~引語見通變篇。

ω引語前旬見橄移篇: r 移者易也，移風易俗，令往而民隨者也。」後旬見宗經篇:r 是以楚豔漢

侈，流弊不還，正未歸本，不其懿歎!J
倒老子道德經八十一章: r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

帥莊子齊物論: r 道惡乎在而不存?言惡乎存而不可?道睡去台小成，言隱於榮華。」

的孟子論世知人，孟子萬章下: r 叉尚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公論其世也

'是尚友也。」朱注: r尚上同，言進而上之也，頌誦通。論其世，論其當世行事之邊也。言自

觀其言，而不可以不知其為人之賞，是以叉老其行也。」

~以意逆志，孟子萬章上: r 故說詩者，不以丈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朱注

: r 丈，字也。辭，語也。逆迎也。言說詩之法，不可以一字而害一旬之義，不可以一旬而害設

辭之志，當以已意迎取作者之志，乃可得之。」

帥知言養氣，孟子公孫丑上: r r 敢問夫子惡乎長? J 曰: r 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朱注

: r 蓋惟知言，則有以明夫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疑;養氣則有以配夫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

所懼:此其所以任大任而不動心也。」

帥集義所生，孟子公孫丑上: r r 敢問何為浩然之氣 J ?曰: r 難言也。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

直養而無害，則塞於天地之間。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費而取之

也。行有不憐於心，貝IJ 餒矣。 J J 朱注: r 集義，猶言集善。蓋欲事事皆合於義也，龔掩取也，

言氣雖可以配乎道義，而其養之之始，乃由事皆合義，自反常直，是以無所愧件，而此氣自然發生

於中 j 非由只行一事，偶合於義，便可掩貨於外而得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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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重心性之修持。下逮揚雄法言，王充論衡，雖非擷詣論文，然、亦不乏零繡斷簡。魏

、晉而後，始有長篇著述。列論及此，而仁智互見，偏善者多，圓胺者少。序志篇云:

詳觀近代之論文者多矣。至如魏文述典，陳思序書，應陽丈論，陸機文賦，仲

治流別，宏範翰林，各照隅隙，鮮觀衛路。或戚否當世之才，或銓品前修之文

，或汎舉雅俗之冒，或撮題篇章之意。魏典密而不周，陳書辯而無當，應論華

而疏略，陸賦巧而碎亂，流別精而少功，翰林博而寡要。又君山、公幹之徒，

吉甫、士龍之輩，汎議文意，往往間出，並未能振葉以尋根，觀瀾而索源，不

述先哲之話，無益後生之慮。

舍人轍討近代論文眾作，多所不桶，期能探原竟委，於文章體用，作全面研究，以推

本經話，衡察丈理。此為舍人著作文心雕龍動機之四。

著作動機配明，請一究其文心雕龍之內容組織。舍人斯作「體大慮周，籠罩辜言

J (31) ; r 迦維初之道，闡大聖之德，振發幽傲，剖析淵奧。及所論撰，則又綱舉目

張，校分派別，假嘗取象，變化不窮。至其揚摧古今，品藻得失，持獨斷以定臺囂，證

往哲以覺來彥。蓋作者之章程，藝林之車所也。」臼勾昔賢早有定評。其所以能傳唱

千古者，自必有其動人之實在，序志篇云。

蓋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師乎聖，體乎經，酌乎緝，變乎騷， II"文之樞紐J '

亦云極矣。若乃『論文斂筆J '則圍別區分，原始以表末，釋名以章義，選文

以定篇，敷理以舉統。上篇以上，綱領明矣。至於『剖情析采J '必籠圈條貫

，捕神性，圖風氣，萄會通，閱聲字。崇替於時序，褒貶於才略，佰悵乎知音

'耿介於程器，長慎序志，以敵軍篇。下篇以下，毛目顯矣。位理定名，彰乎

大衍之數，其為文用，四十九篇而已。

制二語借用自章學載文史通義卷五詩話篇: I 丈心體大而慮周，詩品思深而意遠。蓋丈心籠罩軍言

，而詩品深從六藝溯流別，則司以揮源經繕，而進窺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矣。」

ω此一節七十六字出處於明萬曆己卯張之象雲間知l本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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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心雕龍之內容架構與組織體系

編別 論列部居

卷第 篇吹 題 目 說 明

文原論(文學原理) 一 1-5 原道 徵聖 宗經正緯 辨眉苦文之樞紐亦云極矣

上

祝盟
• 6-10 明詩 樂府 詮賦頌贊 原始以表末 上
一

論文 篇

(有韻) 11-15 銘鐵 議碑 衷弔 諧i隱 雜文 釋名以章義
以

一

文一類論
上

綱
(文筆體類) 四 16-20史傳 諸于

論說詔策 橄移 選文以定篇 領
編 敘筆

開
(無鵲

五 21-25 封禪 章表 奏啟 議對 書記 敷理以舉統 矣

----'- 26-30 神思 體性 風骨 養氣附會 摘神性 下/、

剖情

篇

下
(內容)

七 31-35 通變 定勢 情采鎔裁 章旬 圖風氣
以

文術論 下

(創作軌範) 比興
毛

/\ 36-40 聲律 麗辭 存飾 事類 官會通
目

析采
顯

(外形)
九 41-45 練字 隱秀 物色 指瑕 總術 閱聲字 矣

編

崇替褒貶'I百悵耿介
文衡論(批評理障) 十 46-50 時序 才略 知音 程器 序志

長懷序志以駭蠹篇

全書凡分上下編，編各五卷，合共五十篇，三萬七千餘字。上編首卷五篇，敘「

文之樞紐J '申明作者一己之「文學原理J '是謂文原論。後四卷二十篇，敘「文筆

體類 J '是謂文類論。下編前四卷二十篇，敘「創作軌範J '是謂文術論，末卷五篇

，敘「批評理障J '而其最後一篇，亦為全書之總序，是謂文衡論。茲表列各卷篇之

內容架構如上。觀其所具文心雕龍五十篇之組織體系，顯然經過作者周詳之設計與謹

慎之安排，除少數幾篇為後世傳鈔翻刻而錯亂，業已徵諸序志提綱及當篇與其前後應

銜接之篇所部署之關目線索予以調整外，各篇皆配當綿密，若網在綱，有條不紊。雖

上下編卷區砂有則，而前後篇吹義脈一貴，於文學原-理、文筆體類，創作軌範、批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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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障，皆有獨到精湛之探討，為後昆之究心辭草義用鑑賞者，允開無限法門。前人譽

為「述作之金科，文章之玉尺J (33) 。良有以也。

然則筆者此編為文心雕龍作斟詮'其讓書意旨又何如乎?曰:文心雕龍為論文之

古典名著，以其書成於南齊之末和帝中興元、二年(西元五0一~五O二)之間， (

據劉毓器讀文心雕龍書後及潛重規學長劉彥和撰寫文心雕龍問題的新探討，載創新周

刊第一八九期。)去今近于四百年，由於輾轉傳鈔，重讀翻刻，文字之論誤、衍奪乃至

顛倒、錯亂，隨在多有，雖自元、明以迄近令，不乏校本校記，而遺漏懸疑，仍不能

兔，非彙集多方績業，消除歷久積案，作通盤徹底之斟勘'不易恢復其本來面目。又

其屬辭瑰瑋，用事紛綸，淺學難於懂療，非周詳注釋，顯豁直解，並深入探討其篇旨，

逐層發揮其義蘊，不能洞燭其宮室之美，百官之富。筆者盞歲肆業南雍'選讀是書於

嶄春黃季剛師，即入其滋味，體團軍泌脾'欲罷不能;關後復尋章摘句，不斷鑽研，並

陸續蒐集有關資料，盈箱累架;加之近十數年開此課於臺灣師範大學，初授諸生選修，

繼導碩博專研，逐篇編誤講義，日積月累，不禁裝訂六大厚珊。從游屢請付梓，今承

國立編譯館為中華叢書徵稿，謹願以一己寢饋斯業十數年之所得，就正同好，期能按沙

揀金，借石攻錯，而可玉成一真善美之讀本，有褲後進之講習。所謂「真 J '指文字

斟訂精確，文意譯解信達，而求其實質之本員，所謂「善 J '指題旨闡發透闢，詞義

詮釋詳明，而求其體用之完善;所謂「美 J '指辭說鋪敘雅麗，關節排比清新，而求

其形式之優美。必也三者俱備，則雕龍之董治，乃可謂有成;而斟詮之譯著，亦可告

不虛矣。此筆者區區之徵志，不↑單劇目就心，呵寒蕪暑，累歲如一日，所措寐以求者

也。

至於是書之著述體例:全書五十篇，每篇皆分「題述」與「文解」兩大部門。「

題述」闡析全篇旨要及結構段落: r 文解」叉包三階層:逐段先以「直解」翻譯文意

'次以「斟勘」訂正文字，再以「注釋」詮說詞義。區砂分明，條目貫串，各節詳情

男見例略，不復贅。所引古今著述累數十百家，自難一一徵舉全稱:如文心雕龍蒞文

C3~引語見梅六次本明顧起元序: I 前乎此者，有魏文之典體機之賦，摯虞之論，並為藝苑縣、衡，產和

囊學而獄究之，疏鴻詞源，博裁意匠，甄敘風雅，揚摧古今，允哉述作斗主科，丈章之玉尺也。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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瀾注，簡稱「蒞注J ;黃師季剛文心雕龍札記，簡稱「札記J ;劉永濟文心雕龍梭釋

，簡稱「梭釋J ;楊開照文心雕龍梭注拾遺，簡稱「梭注拾遺」或「楊云J :王利器

文心雕龍新書，簡稱「新書J ;張立齋文心雕龍註訂，簡稱「註訂」。類此者甚多，

惟恐讀者難於省記，用將斟勘部分，勒成「背井勘據本J '又分「甲、文心各版本及其

梭述」及「乙、前人徵引文心之載籍」兩關，擇要標明其簡稱，并於卷首，俾便翻檢

;又注釋部分，則羅列參考書目，並各注明其根本出處，利於考查。

此外尚有應加說明者，前言文心雕龍有少數篇目，以傳鈔翻刻而錯亂，已于調整

。其經調整之錯亂篇目，凡為譜謂第十四與雜文第十五，原互為雜文第十四，諧講第

十五;養氣第二十九，原錯為第四十二，附會第三十，原錯為第四十三;章旬第三十

五與聲律第二十六，原五倒為聲律第三十三，章旬第三十四;物色第四十三，原錯為

第四十六;時序第四十六，原錯為四十五。其調整之緣由詳見各當篇之題述，茲但分

約其大要:←)雜文本為文類論中所謂「論文」部分明詩以下至諧謂等九類以外其他有

韻之文而設，其性質與為「斂筆」部分史傳以下至議對等九額以外其他無韻之筆而設

之書記相當。觀其篇末: r 詳夫漢來雜文，名號多品......總括其名，亦歸雜文之區。」

與夫書記篇所謂: r 夫書記廣大，衣被事體，筆筍雜名，古今多品」云云，如出一轍

，可資證明，今各故本列在諧謂之前，顯為誤倒。(二)養氣、附會原於卷九，審序志篇

之敘文術論部分篇目之提綱，有所謂「摘神性，圖風氣(氣原誤為勢，已據郭晉稀譯

注說改，詳見序志篇斟勘)，萄會通，閱聲字」云云，案:r 神性」指神思第二十六

、體性第二十七; r 風氣」指風骨與養氣而養氣今本錯列為第四十二，應移置風骨第

二十入之後改為第二十九。「會通」應指附會與通變，而附會今本錯列為第四十三，

落在「閱聲字」所指聲律、練字等篇之後，顯與提綱乖逛，故為移置在通變篇之前改

為第三十。如此順序，通變第二十九改為第三十一，定勢第三十改為第三十二，情采

第三十一改為第三十三，鎔裁第三十二改為第三十四。(司章句原與聲律五倒。審章句

篇云: r 若乃改韻從調，所以節文辭氣，賈誼枚乘，兩韻輒易，......昔魏武論賦，嫌

於積韻」云云，依舍人各篇前後義脈銜貫之成例推之，章旬篇自應移置在聲律篇之前

;況聲律篇前7鎔裁篇云: r 故三單既定，次討字句。J r 引而申之，則兩句敷為一

輩;約以貫之 i 晃一輩刪成兩句」以及其贊詞「篇章戶臟，左右相轍」云云，顯見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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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應緊接章旬篇。今聲律篇與章句篇互倒，非但前後義脈脫節，亦且上下關目失聯。

故改章旬第三十四為第三十五，改聲律第三十三為第三十六。如此順序，則麗辭第三

十五改為第三十七，比興第三十六改為第三十八，夸飾第三十七改為第三十九，事類

第三十八改為第四十，練字第三十九改為第四十一，隱秀第四十改為第四十二。(四)物

色原列為第四十七，錯落在時序篇之後，衡諸隱秀篇末云: r 故自然會如，譬卉木之

耀英華;潤色取美，譬緝吊之染朱鯨 J 與物色篇所謂: r 若夫建璋握其惠心，英華秀

其清氣，物色相召，人誰獲安 J 及「至如雅諒棠黃，或黃或白;騷述秋蘭，線棄紫莖

J 云云，義脈本相連貫，故改物色第四十六為第四十三，而與隱秀第四十二相鱗次。

如此，指瑕第四十一改為第四十四，而總術第四十四遂改為四十五，正好為文術論二

十篇之壓軸。但)於是文衡論則以時序為首，應改第四十五為四十六以自成部居。如此

以下才略、知音、程器、序志等四篇號吹皆仍舊貫，全盤就序，而可一脈相承，天衣

無鰱矣。

至於斟勘關係華重，差之毫釐，即失之千里，未可等閒視之。練字篇云: r 簡蠹

吊裂，三寫易字或以音訛，或以文變，子恩弟子， 口令穆不似J '音訛之異也;晉之

史記， r三家渡河JI '文變之謬也。尚書大傳有『別風准雨JI '帝王世紀云: r列風

淫雨。』別列准淫，字似潛移，淫列義當而不奇，准則理乖而新異。史之闕文，聖人

所慎，若依義棄奇，則可。與正文字矣。」故斟勘之所貴，不僅在求異同，而且須定

是非。今文心雕龍扳本有二十餘種之多，往往一字之異文，即有三數式樣，孰是孰非

，何去何從，若不有所判斷，讀者將墮入五里霧中。但欲將一字校訂精確又談何容易

!吾人置力於此工作，自應實事求是，不盲從舊說，不妄下己見，必也理證兼肢，義據

翔實，核定一字，乃可「模之本文而協，驗之他書而通 J (王引之經傳釋詞序) ;且

能「使古聖賢見之，必解頤曰: r 吾言固如是，數千年誤解之，今得明矣 J( 阮元經 J

義述聞序)。盧丈招華書拾補序云: r 黃君雲門 (34) 謂余曰:人之讀書求己有益耳，

若子所為，書并受益乎! J 校書能使書本受益，此為校勘者所信守之崇高目標。凡異

叫黃君雲門，名登顧，叔琳子。乾隆進士，累官左副都御史。提督山東學政，在農部最久。叉兩任

巡糟，學不雜務，以小學近思錄為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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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可通，即反覆推敲，擇其義勝者從之;若並無軒喔，則保留底本，但記出某本作甲

、某本作乙，俾讀者有所參酌;其為譎誤或衍奪、顛倒、錯亂者，則廣徵各種版本及

諸家之說，折衷一是，逕行予以改訂或刪補、乙正、調整。其所採用者，不外對校或

本校、他枝、理校等四法。

其用「對按法」者，如:

原道篇: r 木鐸啟而千里應。 J r 啟」原作「起J '據御覽五八五引並徵汪一

元本、余誨本、張之象本、兩京遺編本、胡震亭本、四庫文淵閣本、何尤中本

、王韻漢魏叢書本改。楊明照被注拾遺云: r 案啟字義長。啟起音近易誨。左

禧二十五年傅: If'晉於是始啟南陽。』注疏本亦誤啟為起。與此同。J

宗經篇: r 辭成無好異之尤，辯立有斷辭之美。 J r 美」原作「義J '形似而

諦。據唐寫本改。王利器新書: r IF無尤』與『有美』對文-論衡藝僧篇: IF

譽人不增其美，則聞者不快其意。』劉于新論傷說章『美』誤『義 JJ '此二字

易論之證。」

其用「本投法 J 者，如:

宗經篇: r 四則義貞而不回。 J r 貞 J 原作「直 J '據唐寫本並徵明待篇「辭

譎義貞 J 及論說篇「必使時利而義貞 J 兩者皆以「義貞」連文之詞例改。

定勢篇: r 然密會者新意得巧，茍異者以失體成怪。 J r 新意 J 原倒作「意新」

'與干文「失體」詞性參差，徵神思篇「庸事或萌於新意 J 及風骨篇「然後能

李甲新意」詞例乙正。

其用「他校法 J 者，如:

序志篇: r 自生民以來，未有如夫子者也。 J r 民 J 原作「人 J '南史作「靈 J

'御覽引梁書同，蓋皆避唐太宗諱改。孟子公孫丑上篇: r 自生民以來，未有

夫子也 J 。即此文之所自出。茲據正。原道篇: r 曉生民之耳目矣。 J 亦作「

生民 J 可證。

指瑕篇: r 若掠人美辭。 J r 掠 J 原作「排 J '黃校云: r 王(惟儉)本作掠

。 J 楊開照投注拾遺: r 按說文: IF排，擠也。』廣雅釋話三: IF排，推也。』

其訓與此均不懼，當以作『掠』為是。左昭十四年傳: r 己惡而掠美為昏。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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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注: ~掠，取也。』與此文意正合。若作排，則與下文不屬矣。」茲據改。

其用「理按法」者，如:

神思篇: r 是以養心秉術，無務苦慮。 J r 養心秉術」原作「秉心養術 J '蓋

傳寫之誤倒。茲依丈義並徵他篇有關用詞訂正。上丈謂「胸鈞丈思，貴在虛靜

，疏槍五藏，澡雪精神，即是「養，心 J ;上丈謂「駭丈之首術'謀篇之大端」

，即是「秉術」。本書之論創作方法，於斯篇開端而後，更有「養氣」與「總

術」兩篇，以重申此「養，心」與「秉術」之要義。心、氣體用一貫，秉、糖、字

義相通。又養氣篇曰: r 清和其心。」鎔裁篇曰: r 博不溺心。 J r 心」之尚

「養」可知。輯、術篇曰: r 執術敏篇。」定勢篇曰: r 秉茲情術。 J r 術」之

宜「秉」益顯。今顛倒其詞而日「秉心養術 J '!則不當其命意矣。

麗辭篇: r 造化賦形，體必雙支，神理為用，事不孤立。 J r 支」字原倒在句首

「體」上，依下文「事不孤立」相對句並徵左昭三十二年傳史墨對趙簡子「物

生有兩......體有左右」語義乙正。

上之四種校法，苟能靈活運用，不難肆應威宜。文字之錯誤形式甚多，而最習見

者不外下列十五種，分別舉例以明之:

@字形相似而誤者，如樂府篇: r 故阮威譏其離聲。 J r 碧」原作「聲」據唐寫

本並徵禮記胡堂位「垂之和鐘，叔之離草書」丈義改。

@字音相近而誤者，如諸子篇: r 7?J稱羿斃十日。 J r 斃」原作「弊 J '據玉海

三五引並依楊開照校注拾遺徵諸多舊本及辨騷篇「夷羿彈日」唐寫本作「斃日」改。

@一字誤為兩字者，如銘燒篇: r 警乎立展。」原作「敬言乎履 J '警字上下體

脫節，一分而為二，又「乎」下脫「立」字，據唐寫本改補。

@俗書形近而設者，如奏啟篇: r 李斯之奏曬山，事略而意誣。 J r 誣」原作「

逕 J '據御覽五九四引改。案斯治驢山腰上書曰: r 臣所將隸從七十餘萬人，治曬山

者已深已極，鑿之不入，燒之不無(古燃字) ，叩之空空，如下天狀。」辭意近於誣

說，故彥和稱其「事略而意誣」也。「誣」之作「逕 J '此顏氏家訓書證篇所謂「巫

混經旁」之類也。

@壞丈形近而誤者，如書記篇: r 觀此眾條 J r 眾」原作「四」。王利器新書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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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 四乃眾之壤丈。橄移篇『凡此眾條』、銘鐵篇『詳觀眾例』、諒碑篇『周胡眾碑

J '句法與此相同，俱用眾字，今據改。」案新書說是，茲從正。

@涉上于文偏旁而誤者，如祝盟篇: r 可謂祝辭之組麗也。 J r 麗」原作「鱷」

，從唐寫本改。案揚子法言吾子篇: r 霧穀之組麗。」李軌注: r 霧穀雖麗，蠹害女

工。 l 此彥和「組麗」二字所本，今「麗」作「鱷」者，涉上文「組」之偏旁而誤也。

@涉上于文形近而誤者，如諸于篇: r 而辭氣之大略也。 J r 之」上原有「文」

字，蒞注: r 文，泉是衍字。」楊明照校注拾遺: r 位蒞說是也。文，蓋『之』之誤

。章表篇『原夫章表之為用也J '元本等誤『之』為『丈J '是其例。而原有『之』

字亦復書出，遂致辭語晦澀。詔策篇: r此詔策之大略也。』體性篇: r才氣之大略

也。』句法與此相同可證。」茲據刪。

@涉上于文形誤而衍者，如論說篇: r 蓋論之英也。」原作「蓋人倫之英也 J '

因「論」字誤為「倫 J '傳鈔或校者遂於「倫」上又妄增「人」字，茲據御覽五九五

及玉海六二引刪改。章句篇: r 並表之英也。」句法相同，可證。

@涉上文篇名而衍者，如 i麗辭篇: r 長卿上林云......宋玉神女云···..·0 J 兩「云」

字上原皆有「賦」字，黃校云: r 元脫，補。」楊明熙、校注拾遺: r 按本書引賦頗多

，其名出兩字外者，皆未著賦字，此不應補。通變篇: r相如上林云。』事額篇: r
相如上林云。 J (案觀干篇比興所書『宋玉高唐，枚乘蒐園，王褒洞簫、馬融長笛』

等皆是。)與此辭需相同，亦無賦字，黃民蓋緣于『宋玉神女』句有賦字耳。殊不知

彼賦字確為漢人所增，匪特與本書不倫，且與干『仲宣登樓』亦復抵梧。」茲據刪。

@有奪漏者，如議對篇: r 驗古明今。」原作「證驗古今 J '梅本如此，黃注本

從之。案傳授元本、注一元本、余誨本、張之象本、兩京本、吳盈鳳校本皆作「驗古

今」。謝兆申校云: r 今上當脫字。」茲攘玉海六一刪補。奏啟篇: r 酌古御今。」

事類篇: r 援古證今。」句法正同。

@有顛倒者，如橄移篇: r 莫之或違者也。」原作「莫或違之者也」。今從御覽

五九七引L正。論語子路篇: r 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

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 J 此彥和所本。衷弔篇: r 莫之或繼也。」句法正同。

@有傳訛者，如序志篇: r 夫人背貌天地，真性五才。 J r 人」原作「有 J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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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鈔或翻印成「叉」字而輾轉致誤。徵漢書刑法志改。志云: r 夫人背天地之貌，懷

五常之性。」此彥和所本。案王利器新書: r 夫下在本、張之象本、兩京本、梅本、

黃注本、讀書引有『有』字，謝云: r有宜作其。』梅云: r衍。』梅六次本據曹改『

有』為『自』。余本、天中記三七、廣文選、梁書並無『有』字或『自』字，今據刪

。 J 楊明照校注拾遺: r 有，黃校云衍，是也。榮書、廣文選、余本並無之，當據刪

。」諸本皆誤，諸說並失審，蓋皆不知此句化用之出處及其以訛傳訛之來由也。

@有妄乙者，如奏啟篇: r 量錯之述兵 J 0 r 述兵」舊本誤倒作「兵卒 J '黃注

本從孫汝澄校作「兵事 J '新書則從徐蝴校作「兵術 J '與御覽五九四引同。惟審此

節所列各事例若「務農」、「勸禮」、「輝獄」、「定郊」、「謙仙」等皆為動實短

語，而「兵術」獨為主從詞組，與上下丈不相儷對，其為「術兵」之被淺人妄乙無疑

。蓋術通述。漢書買山傳「術迫厥功」注: r 術亦作述。」王先謙補注: r 古術述通

用。 J r 術兵」之聯詞典「術蛾」同。茲衡丈義及麗辭通則並參酌御覽暨書記篇「申

憲述兵」一語之用詞訂正。

@有竄改者，如總術篇: r 田連揮羽 J r 田連」原誤倒作「動用 J ' r 揮羽」原

誤改為「揮扇 J '此句殆本自稽康琴賦「田連操琴」一語而來。茲審丈義並衡與上丈

「伶人告和 J (此語相當於稽賦之「伶倫比律 J )偶句訂正。案「田」先形誤為「用」

'傳寫者以「用連」不辭，叉竄改「連」為「動」而乙之。語雖勉通，而不知與上文

「伶人」不相對應矣。叉「揮羽 J '謂揮琴之羽聲也。有「操張」之意。語出說苑善

說篇，洩人不習見，乃改為「揮扇」以就之，則不得其解矣。

@有錯亂者，如神思篇: r 疑在黨後，研鑒方定。 J r 疑」原作「鑒 J ' r 慮」

原作「疑 J ' r 鑒」原作「膚 J '參互錯亂，蓋傳寫所件誤，或澳人所妄改，與上文

不相對仗。徵下丈兩承應句「機敏故造吹而成功，鑒(原作「膚 J '亦傳寫之誤，依

上句「機敏」對文改)疑故愈久而致績 J '並審丈義訂正。案此二句與上丈「敏在慮

前，應機立斷」對言， r 疑」、「敏」相對，所謂「敏 J '以其能斷於「慮」前，所

謂「疑 J '以其須定於「慮」後。本篇以神思命題，慮即思，故此文之論「敏」、「

疑」兩層，皆當以「慮」為立胸點，而別其「敏」與「疑」之前後。叉「鑒」、「機」

相對，敏者事能應機，疑者動必研鑒，此人情之常!今本「疑、慮、鑒」三字錯亂為

/



24 數學與研究第七期

「鑒、疑、慮 J '則不應合矣。

夫斟詮古籍，本非易事，況舍人是書，又屬論文之古典名著，欲考合丈辭，辨暈

名物，發掘其曲意密源，自非深思博采，不能有得。然而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言人

之所嘗言易，言人之所罕言難。而人之所嘗言者中庸之常理，人之所罕言者玄勝之妙

諦。中庸之常理如布烏米蔽之於衣食，日用而不懂，玄勝之妙諦，如金玉珠寶之於儀

飾，禮享而有時。舍人云: r 品評成文，有同乎舊談者，非雷同也，勢自不可異也;

有異乎前論者，非苟異也，理自不可同也。同之與異，不屑古今。壁肌分理，唯務折

衷。 J (向方家之通論，誠著作之正軌。故人之所已言，鹿為中庸之常理，不妨沿用

，何須乎憂憂獨造以自鳴高;人之所未嘗言，苟為玄勝之妙諦，固當措宜，無忌於錚

錚細響而甘絨默。學術本往古來今賢哲經驗之累積，是以彌綸臺言，折衷一是，以自

成體系，亦述造之能事也。筆者末學膚受，明知蚊力不足以負山;蠢瓢不足以測海，

然仍不揣議陋，勉成斯編者，冀能存千慮之一得，為復興中華文化，發展民族文學，而

略盡其綿薄耳!

末尾，有不能已於言者:余治是書，前後歷時幾二十穗，於辨章字旬之疑難，鉤

致理窟之委曲，往往廢寢忘餐，余妻陸莊于凡為余騰稿校葉之餘，未嘗以采鹽噴屑分

擾余之用心。雖春秋月 9花朝，固不遑賞，心休暇，即寒暑佳節，亦絕少遠足出遊。伊

為安集精神，早即皈依天矢，又常修書見曹，以資遣寄。闢嬰肝腫瘤險疾而住蹺，余

日必前往省視，陪伴稍久，伊便促余回梭，深恐影響余之系務。前年余送伊飛美易地

治療，已呻吟眛第，仍不時以余之集稿為念。不幸藥石罔靈，赴召天國。鳴摩慟哉!

今此書得付梓問世，而吾妻墓草已宿，不獲一觀厥成!噫'余負妻內疚多矣!而妻之

相教淑德，衷心感勒，無時或釋，願誌一言於斯，以為永久紀念。

書發于目於民國六十九年庚申歲，越年丙戌五月始告脫版，播嚴一過，魯魚玄家之

繭，夏五郭公之闕，固在不少;而注腳之李代桃僵，斟目之本同末異，挂漏於萬一者

，亦非無有。舉其最顯著者若詔策、比興二篇各有二例。詔策篇如: r 昔鄭弘之守南

陽，條教為後所述 J 旬，初版乃沿蒞注開明本之舊，誤「守南陽 J 而為「著南宮 J '

關引語見序志篇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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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亦因而以東漢字巨君會稽山陰人之鄭弘'取代西漢字釋卿泰山剛人之鄭弘矣。叉

: r 孔融之守北海，丈教麗而罕施 J 旬， r 罕施」二字，初版係由黃注底本依楊明照

校徵喜多本御覽增作「罕施於理」四字，而未省「於」為「施」之誤衍， r理」乃以辭

不可通而足之。如斯，一則失之張冠李戴，一則失之畫蛇添足。自應分別悉予刪訂。

至於比興篇: r 王褒洞蕭云: r并包吐舍，如慈父之畜子也。』此以心比聲者也;馬

融長笛云: r繁耨絡釋，蒞蔡之說也。』此以辯比響者也。」初版「以心比聲」原倒

作「以聲比心 J ' r 以辯比響」原倒作「以響比辯 J '皆傳寫澳人望丈昧義而妄改所

致。茲審丈理並徵其上則「此以物(亂纏)比理(禍福)者也」之辭序文法一并乙正

。蓋據丈選向注， r 慈父之畜于 J '乃所以比簫之「并包吐含」也:則是「以心比聲

J 明矣。簫聲是主題，父心乃實體，實為主而服務，正承上文「或擬於心」為其義例

。又據文選銳注: r 笛聲繁多，相連不絕，如蒞椎、蔡澤之說辭也。」是笛響為主題

，蒞蔡之辯說乃實體，實所以喻主，則是「以辯比響 J 無疑。此亦上文「或譬於事 J

之義例。若作「以響比辯 J '匪唯賓主易位，亦與本則主題不相蒙矣。他若各篇題述

之須批卻導訣，提要鉤玄，逐段直解之應尋章摘句，窮形盡相:皆當仔細檢查，實事

求是，必底其心安理得而後已!

書雖已修訂，而使短汲深，疏漏仍虞難免，尚祈博雅君子不吝珠玉，有所譴正，無

任感幸。中華民國七十四年，歲次乙丑，鹽蛾李日剛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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